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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叙述学”中的对象与比喻
———论叙述中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谭　光　辉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６）

　　摘要：叙述学界关于“空间叙述学”的所有讨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问题，而这五个问题都已经预设

了一个时间维度：（１）文字叙述描写空间事物，空间是叙述的对象；（２）文字叙述结构的“非线性”，空间是一个比喻；

（３）图像、雕塑等“空间叙述方式”，空时有待时间化；（４）戏剧、电影等“时空叙述方式”，时间依然是结构主线；（５）任

何叙述的“想象空间”，空间仍然是一个比喻。任何表意方式，如果没有将时间包含在内，都不可能被视为叙述。因

此，叙述的本质在于其时间性，而不在于其空间性。但是空间概念的引入，不仅丰富了叙述的对象和手段，而且为

叙述的解释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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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叙述学真的转向“空间叙事学”了吗？
在经典叙述学研究中，被讨论最多的是叙述者、

人物、情节、时间等问题。作为空间存在的环境等问
题常被视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被忽略，空间不是叙
述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大概与托多罗夫、热奈特等早
期叙述学开创者的取舍不无关系。托多罗夫在１９６６
年的《文学叙事的范畴》中提出时间、语体、语式三个
基本叙事范畴，热奈特紧接着在《叙事话语》一书中对
这三个范畴进行了补充、调整、细化［１］１５１。最大的细
化是关于时间的细化，他将时间问题分成顺序、时距、
频率三个范畴分别讨论。从总体研究对象来看，热奈
特关注的焦点是时间，其次是叙述者及其话语方式，
空间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后来利科在《时间与叙
事》中宣称：“被每一种叙事作品揭示的世界总是时间
的世界。”［２］３他进而认为：“只要能分辨出把不同的情
境、目的、手段、相互影响、想要或不想要的结果组合
在一起的时间总体，这些变化就有资格被称为情
节。”［３］３时间是叙述的本质，也是情节的本质。利科

的判断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存在的理解是一致的。
在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中，人被理解为
一种时间中的存在，时间是“存在问题的超越的视
野”［４］４１。叙述则被视为人的生存之必须，负责处理存
在的意义问题。叙述学长期以来只讨论文学叙事，情
节被理解为“事件的安排”［５］６５。即使像马蒂厄·科拉
采用折衷主义的办法，同时承认狭义叙述学和广义叙
述学的地位，也认为“叙述性自然与表现功能相关联，
并且不能脱离开时间性”［６］９。由于这些原因，大多数
叙述学研究都不把诸如绘画笔法、对话风格、舞台布
景、对话的创新等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概而言之，
叙述学主要负责处理时间问题，不负责处理空间问题
和风格问题，因为叙述的本质就是时间的艺术，虽然
它的对象可能是空间。龙迪勇总结道：“尽管时间和
空间都是构成叙事和叙事作品的基本要素，但在传统
的叙事学研究中（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
事学），人们都只对前者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而有意无
意地忽视了后者。”［７］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近年来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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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叙事”理论进行一个整理与回顾。
“空间叙事”理论的兴起一般被回溯到巴赫金的

“时空体”理论和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小说中的空
间形式》。随着广义叙述学的崛起，空间被给予了更
多的关注。杨有庆认为：“１９８０年代，西方学术界发
生‘空间转向’，各学科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一场空间范
式话语转型，空间问题开始成为文学研究热点，导致
了文学研究观念和批评方法的空间化，空间批评成为
文学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８］董晓烨整理过研究空
间问题的论著，至少还有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
理论导论》、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赫尔曼
的《剑桥叙事指南》第二编、费伦和拉比诺维茨的《当
代叙事理论指南》，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提到过空间叙
事。董晓烨从这些著作中发现关注空间问题已经是
一个普遍现象，但他又敏锐地发现国内研究“借用空
间（ｓｐａｃｅ）术语来指涉传统文学的场景（ｓｃｅｎｅ）概念，

可谓文不对题”［９］。
在中国的叙述学研究中，对空间问题注意得较

早。徐岱在１９９２年的《小说叙事学》中用了两个小节
专门谈“空间机制”和“景物机制”，认为：“叙事艺术的
时间性不在于象音乐那样直接采取时间的形式，恰恰
相反，它只能通过突出空间来表达时间。”［１０］６０董小英
的《叙述学》用了一页的篇幅在“叙述语式”中谈到“空
间幅度”，认为“在文学中，则可以用文字表现任意的
空间”［１１］１３８。“空间叙事”成规模的讨论大约出现在

２１世纪初期，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中国知网搜索题名包
含“叙事”与“空间”的文章有八百余篇，题名包含了
“叙述”与“空间”的有近百篇。这些讨论方向并不一
致，多数讨论的是叙述中有关空间的对象，这类文章
以研究小说环境为主。例如，魏饴认为：“小说既然以
写人为中心，就没有理由离开人物赖以生存的自然条
件和社会环境作孤立的描写，从某种意义上讲，环境
就是人。”［１２］又如王志明讨论景物描写与空间之间的
关系：“除了景物描写的形式本身所具有的空间意义
之外，作者的描写意图也是小说空间意义的拓
展。”［１３］

谭君强和龙迪勇是“空间叙事”研究的两位主力，
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
“非线性叙事”，认为“小说的空间叙事仍如传统的线
性叙事一样，可以产生极好的艺术效果，臻于极高的
艺术境界”［１４］；第二个方面是叙述中的“空间形象”或
“空间意象”。谭君强甚至将抒情诗也纳入叙述学研
究，认为它以“空间叙事的方式形成”，“表现为空间意

象叙事”［１５］，使叙述的概念从小说中解放出来，并且
走向泛化。龙迪勇的很多讨论也集中在文学作品中
的空间描写，实际上是关于小说中的环境研究，他认
为“在叙事作品中书写一个特殊的空间可以很好地表
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就是叙事作品塑造人物性格
的‘空间表征法’”，进而提出“空间中的空间”的概念，
使他的表述显得极其抽象而难于理解［１６］。后来龙迪
勇将自己的讨论归纳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考察
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的差异及其相互转化问题”，另
一个是“叙事文本中包含多条线索的复线叙事问
题”［１７］，试图把研究从空间作为对象转移到空间作为
形式方面来。他认为，正是作家们对“空间性”的探索
启发了理论家，进而“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空
间转向’，作为一门学科的空间叙事学正在目前叙事
学研究热潮中悄然兴起”［１８］。综而观之，龙迪勇的空
间叙事研究，立足点是文学作品（特别是现代小说）中
存在一个被叙述的空间环境，而叙述本身也存在一个
非线性结构，所以他认为“空间叙事”研究应被给予更
多关注，并在多篇文章中呼吁建立一门专门的“空间
叙事学”［１９］。

叙事学的空间转向问题被多位学者提及或讨论，
俨然已经成为当下叙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程
锡麟查询了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图书馆后得出结论，说
“空间问题确是国外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并希望引
起国内学者的重视［２０］。然而，如今“空间”一词有被
滥用的倾向。经典叙述学讨论得更多的是叙述行为
时间，“空间叙事学”讨论更多的是叙述的空间对象，
二者相差很大。查特曼提出的“故事空间”和“话语空
间”、弗兰克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中所谈的“形
式空间化”［２１］３更像是一个比喻。空间概念被用在讨
论的各个方面，国内以“叙述空间”命名的纯理论研究
文章，笔者找到两篇：一篇谈的是“地域范围、景物设
置、社会环境、文化氛围”［２２］；另一篇把“空间”作为一
个比喻，谈的是第一人称叙述问题［２３］。又如李显杰
的《“空间”与“越界”》一文认为，“叙事空间”有时用来
指“立足于空间关系的叙事”，有时指类型电影“自身
系统的内部和外部”间的关系，有时指电影中使用的
不同“视觉元素”（例如道具、场景），有时叙事空间还
可以“向更为人性化的方向拓展”或“具有了更多的思
辨色彩和想象天地”［２４］。

可见，叙述学中关于“空间”的讨论虽然进行得很
热闹，但是研究对象并不统一。叙述学“空间转向”的
口号，带有挑战叙述的时间本质的嫌疑。因此，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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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叙述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叙述学不可回避
的问题。本文将学界的讨论归纳成五个方面的问题：

（１）文字叙述描写空间事物。
（２）文字叙述结构的“非线性”。
（３）图像、雕塑等“空间叙述方式”。
（４）戏剧、电影等“时空叙述方式”。
（５）任何叙述的“想象空间”。

第一种类型，空间是描写对象；第二种类型，空间
是一个比喻；第三种类型，空间是“有待时间化”的叙
述；第四种类型，时间依然是结构主线；第五种类型，
空间仍然是一个比喻。本文将清理多种空间叙述学
理论的研究思路，说明它们都属于上述五种类型中的
一种。无论哪一种思路，都不能否定叙述的时间本
质。

二　文字叙述描写空间事物：已经时间化的空间
在小说研究中，“空间”问题方面被讨论最多的，

是文字叙述描写空间事物，或称为“文字叙述中的空
间元素”，在小说叙述中常被称为“环境”。上文提到
的当前国内的“空间叙事”讨论的多数话题集中于此。
郑礼琼在研究夏目漱石前、后期三部作品时指出“空
间叙事”有一种“文化指涉”功能［２５］３６，指的是小说中
描写的都市空间中蕴含的文化意义。谭君强所论的
抒情诗的空间叙事，指的是“空间意象叙事”，意象是
已经被叙述化了的，因此不如说它首先是“对意象的
叙述”。龙迪勇所说的“空间中的空间”可以理解为
“大环境中的小环境”。他们所论“空间”都是已经被
叙述处理过的空间。
马克·柯里提出的“时空压缩”，指的其实是一种

现代社会的生存境况，“叙述重写这一循环速度的日
益加快实际上是一种时间的压缩”［２６］１１１，其中所论的
时间与空间，显然已是一个比喻，而比喻之中已经包
含了一个时间化的意义。米克·巴尔详细地讨论过
故事中的空间问题，他认为“空间在故事中以两种方
式起作用”，“一方面它只是一个结构，一个行动的地
点”，又是一个“行动着的地点”，从而可以将空间分成
静态的和动态的两种，“静态的空间是一个主题化或
非主题化的固定的结构”，“一个动态作用的空间是一
个容许人物行动的要素”［２７］１６０－１６１。无论静态还是动
态，空间仍然是叙述的对象。他讨论精彩的地方，在
于他的一个发现：“当空间被广泛描述时，时间次序的
中断就不可避免，除非对于空间的感知逐渐发生（及
时地），并因此而被看作事件。……空间的显示总是
持续的（这是概括的一种极端情况）……时间顺序总

是因空间显示而被破坏。”［２７］１６５空间被广泛描述的时
候，故事时间会停止，造成时间被破坏的假相。但是，
对空间的描述本身就是时间，所以这正好解释了故事
时间被破坏的原因：故事中的空间转化成了时间。这
正与热奈特的观点相合。热奈特讨论时距中的“场
景”时注意到：“与其说这些是戏剧场景，毋宁说是叙
述或样板场景，其中情节（即使在普鲁斯特的领域中
必须给予这个词十分宽广的含义）几乎整个让位于心
理和社会的特征。”［６］７１简单地说，在故事时间停止之
后，意义并没有停止。意义来自作为叙述对象的空
间，然而这个空间却被时间化了，空间转化为“叙述时
间”。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
构》第五章讨论公开叙述者问题时，用了一节篇幅讨
论环境描写，认为“环境描写是公开叙述者最微弱的
标志”［２８］２０３。也就是说，故事中的空间，都是被叙述化
了的空间，空间之上已经附着了叙述者的意见。查弗
兰克的“形式空间化”也包含了两个内涵：首先，他讨
论的是小说中的意象与场景，致力于发掘福楼拜、乔
伊斯等作家的小说中的空间描写；其次，他强调了这
类小说“把他的小说结构改变为他的审美意图的工
具”［２１］６。第一点讨论的是小说对空间环境的描写，第
二点讨论的是小说的结构形式，属于“文字叙述结构
的‘非线性’”。
在“叙述中的空间元素”的研究中，叙述的时间特

点并没有被否定。因为叙述是一个时间呈现，所以任
何“对空间的叙述”，都是将空间转化成叙述时间。时
空互相转换的观点，得到了巴赫金理论的支持：“时间
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
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２９］２７５从
情节的因果特征来看，存在于空间的景物与景物、景
物与人物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在被叙述的
时候，因为必然有叙述者的参与，而他对空间的观察
与叙述必然有个顺序，就必然将其转化为时间化的叙
述。被叙述的空间之中可能不具因果的关系，但是
“如此观察与叙述”却有个因果关系。这正如在现实
中看风景不是叙述，把看到的风景写下来就是叙述一
样。叙述者对空间进行的因果化整理，呈现方式是时
间化的。卢特认为，在小说中，“就连‘描写式停顿’也
是被叙述
獉獉獉
出来的，而其结果则是它受到叙事中固有时

间呈现的影响”［３０］５２。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进行一个
相反的过程。首先，他需要把时间化的叙述转化成空
间想象，然后，他需要把感知到的空间进行二次叙述
化整理，再次赋予其时间内涵，将其理解为“有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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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形式”可以是空间性的，但是“意味”却是时间
性的。总之，读者感知到的空间是叙述化的空间，在
理解的时候又要经过二次叙述化处理。所以，“文字
叙述中的空间”非但不是纯粹的空间，反而是经过双
重时间化的对象。另一方面，存在于故事中被感知到
的“空间”或“环境”并不是叙述本身。只有当我们注
意到空间的“被叙述”并分析出它之所以被如此叙述
的原因之时，才能感知到叙述者的意图，也才能从中
获得意义。对它的分析过程，仍然是一个时间化的过
程。
三　文字叙述结构的“非线性”：作为比喻的空间
在同一个主题下安排几个没有时间关联的故事

的“并置叙事”也具有类似的“空间性”特征。龙迪勇
认为应将该类叙述视为“空间叙事”，理由是“‘主题’
（ｔｏｐｉｃ）这个概念正是由‘场所’（ｔｏｐｏｓ）这个概念发展
而来的。而‘场所’正是一种‘空间’”［１７］。此说虽然牵
强，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特别是在“另叙述”

中，一个叙述可以被擦掉重新再来，反复擦掉几次，就
产生几个并列的故事。例如电影《罗拉快跑》、《源代
码》，故事与故事之间似乎并无因果关系，时间关系似
乎也可以颠倒，已述的故事可以擦掉重来。马原的小
说《虚构》，讲完故事之后说它从来没有发生，将时间
擦除。朱寿桐在论穆时英小说的时候，将穆时英小说
“把‘以摄影机和蒙太奇为主体的造型艺术’引进到小
说之中”的做法称为“叙述空间的立体化”［３１］４６４。此类
例子极多，而且有各种类型，看起来像比喻，但又好像
触及实质。毕竟，叙述学本身讨论的是形式，而形式
常被理解为“空间”。科林柯维支、柯蒂斯、雷比肯、米
切尔森、达吉斯托尼等人对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
间形式》的呼应文章，讨论的焦点正集中于此。此问
题是空间叙述学理论的出发点：小说的结构或形式，
本身具有了表意的功能。选择此形式而非彼形式已
经内含因果具有意义；某种结构形式与叙述者要表达
的意图正好相似；或者该形式正是叙述者要表达的意
图。在这些讨论中，雷比肯一语中的：“当我们说到情
节的‘空间形式’时，我们只是从隐喻的意义上来谈论
的。”［２１］１０２赵毅衡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也认为：
“所谓叙述的空间化，实际上是一种比喻，线性发展的
叙述艺术不可能按任何空间形式发展。”［３２］２０１从这个
观察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首先，对任何情节
的“空间形式”的讨论，建立在对其空间化的想象基础
上；其次，叙述可以只存在于时间的维度，但不可以只
存在于空间维度。因此，将小说结构视为“空间”，其

实就是一个比喻。“非线性”是在“线性”的基础上来
谈的，只能说时间线性被打乱了，被打乱的线性的本
质仍然属于时间维度，而不是属于空间维度，这个不
能乱。
另一方面，形式选择的因果关系存在于聚合轴

上，但是任何选择都有一个如此选择的原因。新闻报
道的角度、摄影镜头的方位、小说写作的用词与视角、

小说结构形式的选择、说话的语速，无不是选择的结
果，无不内含因果与意义的向度。然而对此意义的解
释，必须再次被还原为存在于时间中的叙述，这就是
“二次叙述”。换句话说，“空间形式”的“叙述”，存在
于“二次叙述化”之中。并不是空间形式在叙述，而是
读者在叙述。二次叙述化，“并不只是理解叙述文本，

也并不只是回顾情节，而是追溯出情节的意义”［３３］１０６。

一个单纯的结构形式，本身并不包含情节，但是不论
是“选择”还是“擦抹”，已经内含一个叙述动作，在二
次叙述化的过程中，就可以被读者创造性地还原为一
个情节。如果小说的叙述情节与结构形式确实相似，
就只需要“妥协式二次叙述”便可还原。若结构形式
与小说情节毫无关系，就需要“创造式二次叙述”才能
解释。“擦抹”与“选择”情节，正是这些叙述之所以成
为叙述的原因。小说的“空间形式”本身只是叙述的
一个对象，“如此使用这个形式”才是真正的情节，这
个“空间形式”整体处于小说情节之外的时间流中，我
们可以将其看作“元叙述”中的一个情节。从另一个
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很好理解：任何讨论空间叙述
的学者，都不可能用空间的方式把他的意思表达清
楚，对叙述的空间形式的解释、二次叙述、讨论，都必
然进入时间化的情节。
四　空间作为叙述方式：有待于“时间化”的空间
许多叙述学家发现，图像、雕塑等空间形式都具

有叙述功能。此类研究首先集中在电影研究方面。
电影叙述不局限于语言叙述，有一个电影画面呈现出
来的空间感，这个存在于空间感中的意义生成方式成
为叙述学家分析的重点对象。例如雅克·奥蒙在《当
代电影分析》中用“叙述空间”的概念分析了电影《游
戏规则》“片头特有的表现方式”，他同时指明，“分析
的出发点不在于电影叙事方面，而着重在这部片子的
造型与图像特质研究”［３４］１８１。斯蒂芬·希斯在《叙述
空间》一文中说：“影视理论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时
空的表述’、‘空间的类型’以及它们叙述的限定与中
断方面。”［３５］１４０他们所谓的“叙述空间”的实质就是“空
间作为叙述方式”，因为“空间”成了叙述的工具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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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以就对以时间形式为特征的语言叙述形成了强
有力的挑战。
然而叙述的本质被理解为因果而不是时间。因

果关系通常被理解为存在于时间之中，特别是小说叙
述。赵毅衡曾强调：在小说叙述中，“时序关系总是隐

獉獉獉獉獉獉獉
含着因果关系
獉獉獉獉獉獉

”，“时序关系只不过是非明言的因果关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系
獉
”［３２］１９７，因此叙述就被自然地理解为存在于时间之
中。但是在引入共时性因果关系的概念之后，这一问
题就会变得更为复杂。在叙述文本的组合轴上，因果
关系显现为时间关系，因为任何叙述文本都有一个先
后顺序。但是在聚合轴上却像一个空间关系，因为聚
合轴就是未被选择的各种选项的集合。在聚合轴上，
选择任一个选项（肯定），就意味着对其余选项否定。

我们既可以说因为选择所以舍弃，同时也可以说因为
舍弃所以选择，肯定与否定是同时存在的，因与果也
是同时存在的。这时，因果就不再存在于时间流中，
那么叙述似乎也就不必要非存在于时间之中不可。
一张精美的风景照，叙述出整个景区的美丽；两个球
员瞬间冲撞的照片，叙述出整场激烈的比赛；一堆没
有时间关系的难民窟的生活素描，叙述了苦难的生
活。这种没有时间关系的空间呈现，同样具有强大的
叙述功能，对其意义的理解也非常自然。就是说，在
共时性因果关系中，选择就是叙述，因而在聚合轴上
的比较操作，也都有叙述的功能。被选择的对象讲述
了未被选择的可能，个性展现了共性，典型再现了一
般。
然而，因果关系在理解的过程中会被二次叙述时

间化。存在于空间中的影像本身不是叙述，但是在观
念中会被因果化，然后被自然地赋予时间，就能被理
解为叙述。例如著名的摄影作品《胜利之吻》，当我们
明白了照片中故事的前因后果，就能将其理解为叙
述，该照片被“理解”为一个时间中的存在。另一方
面，叙述的目的是追求意义，而意义总是语言化的解
释，语言必然存在于时间之中，所以“图像叙述”、“环
境叙述”都必然经过因果化、时间化处理，才具有意义
向度，也才可能被理解为叙述。然而，对空间、环境的
二次叙述化是潜在的、默默的、自然的，所以有时很难
感觉到这个叙述过程的存在。本雅明在《拱廊研究计
划》中通过对以拱廊为代表的都市景观进行辩证分
析，透析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认为“只有在空
间意象中才能把握和分析以时间顺序发生的事

件”［３６］２８２。他的意思是说，空间形式中有了时间的维
度，就是可以算叙述，甚至可以被二次叙述化赋予更

强的时间性。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从家宅、地窖、

阁楼、茅屋的朝向、箱子、柜子、抽屉、鸟巢、贝壳、角
落、缩影入手，分析寄寓在这些建筑的空间形式中的
意义，引出“内心空间的广阔性”［３７］１９９，讨论“外与内的
辩证法”［３７］２３１。从外在空间走向了内在空间，就很难
被视为叙述，所以只能叫做“诗学”，“内心空间”就是
一个比喻。若要将其视为叙述，则必经过一道程序：
“作为感知主体的意识通过内嵌在空间内的时间流来
把握自身的存在”［３８］。时间必不可少，创造性二次叙
述赋予空间以情节和时间。正如查特曼所说：“没有
情节的叙事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２８］３３

五　电影、戏剧等“时空叙述方式”：时间依然是
主线

在对电影、戏剧等既包含了时间情节，又包含了
画面空间形式的叙述中，空间与时间到底存在什么样
的关系？波德维尔、汤普森认为，“尽管在一些媒介中
叙述可能只强调因果和时间”，“但是在电影叙述中，

空间经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３９］８２。查特曼在《故事
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对空间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讨论，他不但用故事—空间、话语—空间的
讨论说明了故事之外、话语之外的意义，而且也讨论
了这两个概念与故事—时间、话语—时间之间的关
系；他认为，“故事—空间包含着实存，正如故事—时
间包含着事件。事件并不是空间性的，尽管它们发生
于空间当中”［２８］８２。就是说，电影叙述至少包含两种
叙述方式，首先是存在于时间中的“事件”，其次是存
在于空间中的“实存”，在二者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事
件大于实存。查特曼本人也多次提到卡勒所说的“自
然化”（或译“归化”）概念，例如他用此概念来说明存
在于时间中的事件会被人自然化地理解为有因果的

情节［２８］３４，赵毅衡也赞同这个看法［３３］１０９。在对电影情
节的理解过程中，我们认为把存在于电影中的时间情
节叙述看作优先于画面空间叙述，也是一种自然化的
接受方式。查特曼本人，也“自然化”地把“事件”的讨
论放在第二章，把“实存”的讨论放在第三章，把“话
语”表示的“非叙述”的故事的讨论放在第四章。这个
顺序是一个自然化的接受过程：对任何叙述而言，我
们首先看到的是时间情节，然后看到“有待时间化”的
情节，最后看到“关于叙述的情节”。每一种构筑情节
的方式，最终都会被还原为一个“时间化的情节”，这
也是一种“自然化”。波德维尔对此强调道：“这其中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叙事和空间的同步性，空间服务
于故事，附属于故事。”［４０］９０麦特白论好莱坞电影时

２１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说，“好莱坞对空间的展示方式可以把影像转换成场
景或故事中有其相对固定含义的组成部分”［４１］２８７。在
电影中，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
厉震林在论述中国第五代电影的特征的时候认

为，“电影中的故事基本上都是以线性特征的顺序发
展的”［４２］１０４，但是电影又通过各种电影特技、场面、镜
头变幻等“造就一个立体的形象网络空间”［４２］１０５。显
然，在电影分析中，时间情节仍然被视为主线，而后者
所呈现的空间，是有待时间化的空间，不然不能被纳
入电影情节。卢特说，“电影的叙事时间与其说是叙
述出来的，不如说是被呈现出来的”，“一方面，电影以
空间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电影把一个时间的矢量
加于图像的空间维度之上”［３０］６２。几乎所有关于电影
的空间表现的论述，都不可避免地得出为表现时间服
务的结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一部电影而言，
成败的关键首先是故事，其次是画面表现力，再次是
剪辑手段。
六　叙述的解释：作为聚合轴比喻的空间
既然叙述只能被理解为时间，那么它是否存在一

个空间？如果我们可以像讨论人物那样讨论环境，就
必然也可以像讨论叙述时间那样讨论叙述空间。空
间叙述学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正在于此。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空间与时间有清楚

的说明：“吾人由外感（心之一种性质），表现对象为在
吾人以外之事物，且一切对象绝无例外，皆在空间中
表现。……凡属于心之内部规定之一切事物，皆在时
间关系中表现。时间之不能直观为外部的，亦犹空间
之不能直观为在吾人内部中之事物。”［４３］５１同理，既然
叙述从内部只能理解为时间，那么在叙述外部就应该
存在一个空间。没有这个外部空间，叙述便无置身之
所。
从这个意义上观察，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就显

得很有意义。巴赫金首先承认，将“时空体”用于文学
理论，“几乎是作为一种比喻”，用此术语的目的是表
示“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２９］２７４，“时间的标志要展
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
量”［２９］２７５。放在小说之中，则是时间之中一定蕴含了
空间，空间之中也包含了时间，但他又认为，“在文学
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２９］２７５。弗里德曼对
空间的讨论沿此前行。她首先清理了叙述学史上重
时间轻空间的原因和系列理论，得出“叙事的功能便
是在空间场景的静态背景下出现的时间序列和因果

关系”［４４］２０８的结论，然后把巴赫金的“时空体”改变成

“空时体”，“力图恢复叙事话语中对时间与空间的交
互分析”，并将时间主导变成空间主导，她引用了许多
支持时空一体的理论观点后，认为“所有故事都需要
边界，需要跨越边界，即需要某种跨文化接触的区
域”，“在所有这些范式和功能中，边界是与时间一起
产生和影响叙事的场所和社会定点”［４４］２１１－２１２。弗里
德曼讨论的重要性在于，她没有再简单地把空间视为
叙述文本中的一个对象因素，而是将空间看作了叙述
边界之外的部分，这样就真正地是在试图建构一种
“空间诗学”，或者说，她在试图建构一种“叙述空间”
理论。弗里德曼的讨论的另一个重要性在于，她把我
们引导到了对“叙述”的本体性讨论中来。
查特曼用了专门的一章讨论“故事”与“实存”的

关系，认为“正如‘故事—事件’的维度是时间一样，
‘故事—实存’的维度则是空间”，然后他区别了“故
事—空间”和“话语—空间”，进而认为“隐含的故事—

空间则是对我们来说处于银幕之外”［２８］８１，“文字的故
事—空间就是读者受到激发，而以人物的感知和／或
叙述者的报道为基础，在想象中创造出来的（在他能
及的范围内）”［２８］８９。他的意思是说，电影有一个叙述
文本，无论是银幕上的影像还是文字，都是可见的，是
述本。而故事—空间是不存在于这个述本之中的，是
读者根据文本建构的。说得再明白一点，读者是根据
述本想象，想象存在于叙述的聚合轴上，这就是叙述
空间。
布朗肖的《文学空间》给这一论题以完美的支持。

仔细研究该书讨论的问题，发现他谈的都是处于“文
学话语”聚合轴上的话语的形态。例如：“作家从不知
道他的作品是否已完成。……作品———艺术作品、文
学作品———既不是完成的，也不是未完成的：作品存
在着”［４５］２；“诗歌———文学———似同某种不能中断的
话语相关联，因为这种话语并不说话，但它存在
着”［４５］１８；“未加工的话语既不是粗糙的也不是直接
的”［４５］２２，“凡是它不说话之处，它已经在说话了；当它
停止说话时，它仍在继续”［４５］３３等等。《文学空间》一
书，虽然多为诗性的话语，但使用语言强大的感性暗
示力量表达意义，不正是该书要论述的道理吗？因
此，所谓的叙述空间，就是文本的多种理解方式和文
本对这多种理解方式的引导力。“有一千个读者就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原因是《哈姆雷特》的叙述空间很
大。以此理解意境，“意境就是符号意义的拓扑空
间”［４６］。叙述空间，就可以理解为叙述的聚合轴。赵
毅衡在讨论“展面与刺点”的时候说，“刺点就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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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分上聚合轴操作突然拓宽，使这个组分得到浓重
投影”［４７］１６９，聚合轴突然呈现出来，就是“叙述空间”的
显现。因此，叙述空间也是叙述的意义问题，也可以
说是一个意境问题。

用康德的理论解释，叙述内部直观为时间，外部
直观为空间。没有空间，叙述无以立足；没有时间，叙
述无以自足。用双轴关系来理解，秩序存在于时间，

选项存在于空间。没有时间，叙述便缺乏组合轴，没
有空间，叙述便没有了聚合轴。用底本和述本的观念
来理解，述本呈现于时间，底本呈现于空间。没有空
间，叙述便没有素材，没有时间，叙述便没有形式。用
符号学的观念来理解，文本存在于时间，意义生成于
空间。没有时间，文本就没有结构，没有空间，意义就
无处生成。时间的特征是延续，空间的特点是广袤。

因为有延续，事件才得以组成情节。因为有广袤，虚
构叙述才成为可能。人的精神存在被理解为时间，所
以叙述不可缺少有“灵性”的人物；人的身体存在被理
解为空间，所以叙述不可缺少一个可以用视觉呈现的
形象。无论哪种理解，对叙述本身的形式而言，都只
能被理解为时间。叙述的空间维度不在叙述之内，而
在叙述之外。然而，正是因为我们无法直观这些抽象
的理论概念，而是必须借用“空间”来指代和想象它，

所以“空间”在此就更倾向于是一个比喻。

七　结论：叙述的时间本质
至此，我们就整理出当今空间叙述学讨论的五个

方向。不论是哪种方式论述，空间叙述中都已经预设
了一个时间的维度。叙述空间之所以存在，前提是有
一个时间基础。所以，叙述的本质，都是时间而不是
空间。任何表意方式，只有具有了时间的维度，才有
可能被理解为叙述。所谓叙述学的“空间转向”的说
法虽然颇具意义，但都没有办法论证叙述可以离开时
间。叙述的形式，不可能转向“纯粹的空间”。

但是，正如上文所论，任何叙述都必然有双轴操
作，都必然同时存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所以不论
对以哪种形态存在的叙述的理解，就可以在时间中进
行，也可以在空间中进行。就好像物理学上的时空测
量：测量时间，只能借助物质和空间；测量空间，既可
借助时间（例如光年），又可直接使用刻度尺。在叙述
学层面，二者恰恰相反。解释叙述中的时间，既可用
时间，又可借助空间，然而解释叙述中的空间，就只能
用时间。换句话说，在形而下层面，空间是元语言；在
形而上层面，时间就是元语言。叙述亦如人之存在。

从形而下的层面看，人都存在于空间之中；从形而上
的层面看，人就存在于时间之中。存在于空间中的人
转瞬即逝，存在于时间中的人却生生不息。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人才有叙述的需要。时间是叙述的形式，

也是叙述的目的。若将叙述的本质建构在空间基础
之上，叙述不但失去了它的形式，也失去了人之所以
叙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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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光辉　“空间叙述学”中的对象与比喻———论叙述中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